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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
只是在弄清楚救助站的规定

后，她明白，“救助站待不住，过几
天就要把我送回家。”于是每次外
出流浪，她都绕着救助站走，不到
万不得已，绝不去求助。

“别告诉他们我在哪里，别
把我送到救助站，要不我又要回
家了。”

除了家，双双哪儿都可以生
活，不过救助站确实让她更有归
属感。她甚至与济南市救助管理
站的许多管理员都非常“亲密”，那
里有她最喜欢的救助员子扬叔叔、
小奕姐姐，还有几个小伙伴。

只是在弄清楚救助站的规定
后，她明白，“救助站待不住，过几
天就要把我送回家。”于是每次外
出流浪，她都绕着救助站走，不到
万不得已，绝不去求助。

第一次，她去了北京。在亲戚
家过了一夜后，就不辞而别了。

双双说，自己也记不清了，
“好像是去年”，她只记得自己身
上没钱，“很饿很饿”。走进一家
超市，她看见了货架上摆满了的
食物，于是她鬼鬼祟祟、东张西
望起来。手还没伸出去就被人发
现了，接着，惊动了警察。

她不知道自己要被带到哪儿，
警察叔叔告诉她，要去的是一个有
饭吃、有地方住的机构。

饱餐一顿后，她知道那地方叫
“救助站”，这比在路边挨饿强。有
吃有喝有人玩，有时还有课上，她
渐渐地有点喜欢这里了。

之后，双双不间断的流浪生活
开始了。北京、天津、杭州、济南……
走过多少个地方，她早数不过来了。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登记的信
息显示，2011年8月，双双来过这
里，那时她12岁。两年间，这里已经
救助她数十次，多次都是从其他城
市转送而来。

她有时会在救助站想办法待
很长时间。20天前，她第一次主动
前往石家庄的救助站，因为听说那
里条件比较好。

双双有属于自己的消息渠道，
“流浪时认识的朋友，在外流浪这
么长时间，总认识些人吧。”

家
她想闹出点动静，让爸爸爱护

自己。于是，她出走了，只不过在好
心人救助下，又辗转得以回到家
里。但这一出走，换回来的还是爸
爸的冷漠与斥责。

去年年关前，双双被救助站工
作人员送回了家。

“闺女把动静闹到外地去了，
她家成了村里人的笑柄，她可没少
挨打。”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一位工
作人员说。

从记事开始，双双就没有完整
的家。出生才三个月，父母就离婚
了，双双被判给父亲，但是父亲长
年在外地打工，扔下她跟着爷爷奶
奶生活，母亲则改嫁了。

在济宁市汶上县郭楼镇张
辛庄村，离婚那时可不是什么光
彩的事，这个爷爷奶奶带大的孩
子也几乎没有朋友。同学们欺负
她，她也没有底气，“他们都挑性
子软的欺负”。

有一次，同学拿着很厚很厚的
一本书，卷起来就砸在她头上，疼
得她直咬牙，两天才好过来。

她觉得妈妈是疼自己的，但后
来理解了妈妈的难处，妈妈和继父
身体都不好，靠打工生活。她曾看
过妈妈的存折，存款才几千元。

对爸爸，她自小就颇有怨恨。
爸爸每年春节回来一次，对她却是
冷冰冰的，有时还伴有家庭暴力。

她想闹出点动静，让爸爸爱护
自己。于是，她出走了，只不过在好
心人救助下，又辗转得以回到家
里。但这一出走，换回来的还是爸
爸的冷漠与斥责。

14岁时，双双突然希望自己
可以继续上学，但老家的学校和
老师早已不能接纳她，她需要一

所新中学。
爷爷帮她找到了一所技校，

但双双没有同意，她想做护士，
还要去寄宿制的学校，那样就不
用回家。

她跑到了妈妈家，还去济宁市
法律援助中心打听，她要把父亲告
上法庭，要求变更监护人，并且索
要学费。

不过父母的离婚证却找不到
了，双双每次想寻求法律途径，都
因为一些原因而落空。

这再次激怒了爸爸，父女俩彻
底决裂了。双双说，爷爷也会打自
己，奶奶也跟着骂。

今年春天，因为争执，爷爷用
石头砸了她的头。一气之下，她跳
进村子的河里寻死，所幸水不够
深，被人救上岸。

游荡
“有一次我被拐到山西了，

我也不知道她们要让我干什么，
我从村里跑了出来，这便是那个
村，那儿有一条河，我直接跳到
河里去了，可吓死我了。”双双用
手比划着。

双双又跑了，但没有忘记给熟
悉的人打个电话。

她只是希望有人记得她，说几
句关心的话。然后，就又消失在人
海中。

去年，她有了新朋友。在济南，
她认识了来自江西的同龄女孩小
玲，小玲离家出走，是因为和妈妈
关系恶化，不可调和。

两个女孩有许多小秘密可
说，也从来不告诉别人。冬天的
时候，她俩出现在济南市救助
站，救助站的叔叔阿姨带着两个
女孩看3D电影、到泉城广场喂鸽
子，两人高兴地咯咯笑。

只是接着，双双被送了回
去，一进家门，她就蔫了，靠在门
边不说话，盘算着下一次什么时
候再出去。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遇到好人。
她说，自己已经有多次被拐经历、
被打经历，而流浪中认识的一些小
伙伴则是她敢跑到全国各个城市
的理由。

“有一次我被拐到山西了，
我也不知道她们要让我干什么，
我从村里跑了出来，这便是那个
村，那儿有一条河，我直接跳到
河里去了，可吓死我了。”双双用
手比划着。

一位救助站管理人员说，双双
屡次出走，也不考虑再去念书，心
已经野了，“如果在外面再遭遇什
么不测，这孩子这辈子就废了。”

前一阵，双双激动地打电话汇
报近况，说自己在北京找到了工
作，给一家蛋糕店做蛋糕，月薪
3000元，干得不错。

不过没过几天，她就说，自己
未成年，没有合法的身份，再次被
送到救助站。

她以为不说地址，就没有人知
道自己是谁，这样能在救助站多待
一段时间。

在石家庄救助站，一个工作人
员告诉她，只要说出家在哪儿，可
以不让她回去，她信以为真。说了
以后，就由不得她了，很快被转送
到了济南市救助站。

终点
许多来自各地的流浪儿童

最后都陆续找到了家，唯独双
双，谁也不知道出了救助站，该
让她去哪儿。

“这就像一个圈，转来转去都
要回去，没意思。”双双想到了自
杀，甚至都写好了遗书。

“没意思”，“死了才不想这
些事儿了”，她反复念叨这些话，
没有目标，不是在游荡的路上，
就是在被送回家的路上，她觉得
生活索然无味。

在网上，双双写着：“在父母心
中，我根本没地位，倒好像是他们

心中的累赘，双双不在他们心里，
大人的事情我虽然不懂，可我只要
你们疼，俺不知错在哪里，为啥他
们这样讨厌俺……如果不自杀，我
又怎能活下去。”

17日，她坐在济南的一家书店
里，仔细地翻看一本书，书名叫《最
优秀女孩的心理成长枕边书》，但
又时不时感到一些无聊。

外面的天很冷，晚上，她再次
住进了济南市救助站。这里，几乎
每个工作人员都认识她。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石国华说，我们缺乏救助未成年人
的更专业的机构。“对双双这样的
孩子，国家虽然多次出台政策，但
仍待制度完善。比如家庭教育不
了，那么学校能否尽责，让她不落
到空当里，发现有问题时，及时安
排老师帮助、挽救，一旦流入社会
就晚了。”

在济南市救助站，还有不少孩
子，但和双双都不一样。

许多来自各地的流浪儿童最
后都陆续找到了家。几年前，三个
东北男孩因为课业重，想出来玩，
带着两万元钱，在外流浪了40天，
来到救助站，他们的父母就跟着找
过来了。

唯独双双，谁也不知道出了救
助站，该让她去哪儿。

理想的家，双双说，可能是
石家庄的救助站，因为“那里有
三十多个小伙伴，有学校”。不过
让她遗憾的是，那里只能长期收
留河北籍的流浪儿童，那里也没
有初中，而她更没指望救助站可
以成为永久的“避风港”。

下下一一站站流流浪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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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双双在电话里
说：“我想死……”

这时，济南的天还很
清澈，就是有些冷，14岁的
双双已经第N次站在济南
街头，红色的棉袄有些脏，
指甲缝也是黑的，看起来
不像个好学生。当然了，她
更不像流浪者，虽然她就
是。

又要独自面对夜晚，
双双并没有感到不安，似
乎都看淡了，只是走不出
一个怪圈。

两年前，她从家里出
来，原以为外面的路很长，
但最后却走进了救助站，
接着就被送了回去，让家
人成为村里的笑柄。之后
双双又出走，游荡在多个
城市，但还是在救助站赖
了一阵后，被车拉回汶上
老家。

而她，一直想为生活
制造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在济南市救助站，双双（左）和另一名流浪儿童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2013年11月17日，双双再次出走，在济南一家书店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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